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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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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海上无事，唯读书消遣，近日翻
李商隐集子。想起前几天在羚羊门后
的礁盘里游水，水清清爽爽，大海遥
远了，只有这一片浅礁。仰面躺着，
随海水漂荡，肉身漂荡，思绪漂荡。

古人说南海有鲛人，倘或有，他
们应该就生活在羚羊礁那样一片海域
上吧。

传说鲛人像鱼一样，善于纺织，
可以制出入水不湿的龙绡，且滴泪成
珠，诗人才说“沧海月明珠有泪”。
《异物志》说，人鱼似人形，长尺余，
不堪食，项上有小孔，气从中出，还
说秦始皇坟冢墓室以人鱼膏为烛。《太
平广记》的记载有些津津乐道，语近
猥亵。说海人鱼大者，长五六尺，有
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曼妙女
子。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
色轻软，长一两寸，头发如马尾，长
五六尺，阴形仿佛世间女子。临海有
鳏夫取来养在池沼，交合之际，与人
无异，也不伤人。

海上无事。他们喜欢钓鱼，我不
喜欢。钓胜于鱼对有闲阶层固然佳
妙，然对渔民，却是鱼胜于钓。有垂
钓高手，不用钓竿，只一根鱼钩，漂
子也无，钓线甩在水里，线头一动，
提起来就是条鱼，或大或小，得来全
不费工夫。纸上生活二十年，文章虽
是辛苦事，得来却也不费工夫。写作
当然呕心沥血，好文章不必踏破铁
鞋，此中微妙，不足与人道也。桓温
领兵北征，令袁虎拟公文，人靠着战
马，顷刻得了七纸文字，殊可观。人
各有命。袁虎钓鱼未必能如此快捷。

十四五岁时钓过塘鱼。断竹做
竿，铁针折成弯钩，穿蚯蚓为饵，线上
系浮子，鱼来吞食，浮子自动，往上一
提，钩钓鱼腮鱼嘴。少年人手轻，上钩
的总是小青鱼，寸长而已，让人扫兴。
有一次，鱼钩低沉，一尾大鲤鱼翻滚扑
腾着水花，我欢喜得心快跳出来了，不
料它几次翻腾，脱了铁钩，飞快地游
走了，惹得好一阵怅然。

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所
谓起水鲜。船上烹制不得法，鲜味打
了折扣。哪怕石斑鱼也沦入寻常。过
去吃的石斑是青斑，清蒸最好。在船
上再吃到红斑，鱼肉白嫩，清炖成
汤，却不得鲜味。厨下技法亦如笔
墨，其中微妙，大有天地。

钓 鱼
梦想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重要情感。我

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因为对新闻的
热爱让我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特别的向
往。小时候，每当看到电视上胸前挂着记者
证、手拿着话筒采访别人或做现场报道的叔
叔阿姨们，我就特别敬佩和羡慕他们。我相
信，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去记录和传播真相，让更多人了解世界的真
实面貌。

高中时期，学校选拔一名学生参加全市
中学生运动会的现场新闻报道，这是个很好
的锻炼机会，要求也比较严格，经过层层筛
选，我脱颖而出，担负起报道的重任。运动
员挥舞着充满力量的双臂，拼尽全力，奔跑
在绿茵赛场，为学校争得荣誉，我被他们的
精神深深感动，我拍摄和采写的新闻稿上了
报纸和电视，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了新闻这个
行业，记者梦正在不断地敲打我的内心。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考入了一所著名的

新闻院校。五年时间里，我努力学习各种专
业知识和技能，积极参加各种实践，努力锻
炼自己的采访能力和写作能力。

然而，我很快发现，作为记者，要面对的
压力和挑战远远不止于此。新闻行业不仅需
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敏锐的观察
力、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
此外，还需要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关注公众利
益，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社会的不公，传播真
相和正义，将社会问题传播给大众。

我在大学里专业学习新闻，完成了一篇
关于校园暴力现象的报道。但是这个话题比
较敏感，通过深入调查，我发现了这个问题
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后将它公之于众，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下，这篇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让我深
刻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记者的责任和使命。

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著名的新闻机
构。新闻行业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

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在这
里，我结识了一群优秀的同事，他们教会了
我如何深入挖掘故事，如何用简洁的语言表
达观点，如何把握新闻的节奏和情感。我学
到了很多，收获了很多，也更加坚定了成为
一名优秀记者的信念。

作为新闻工作者，不免涉及舆论监督报
道。新闻工作者要做“人民的记者”，为老百姓
服务，为真理和正义鼓与呼。然而，在成为一
名记者的过程中，我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
战。有时候，我会因为一篇报道而被一些人视
为敌人，甚至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威胁。但是，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不断追求真相和正
义，就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始终坚持写一
些反映真实情况、对社会有价值的稿件。我
曾参与一篇关于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报道。
我深入到了贫困地区，了解了当地教育资源
的匮乏和师资力量的不足，为稿件的深度报
道奠定了基础。这篇文章让我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贫困地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
辜负。”作为一名记者，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
使命。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用自己的
笔触记录下社会的真善美、假恶丑，传播真
相和正义。

矢志不渝的记者梦
王文咏

二伏头一天，回老家探望母亲。
一进到门里，就感觉哪里不对劲。门外看

看，屋里瞧瞧，照常的万物井然、窗明几净，似
乎没什么不妥。

见我左顾右盼，母亲嗔怪我这毛丫头，一
进门就像被蝎子蜇了，坐卧不宁是为哪般。我
便问，咱家是不是少了样东西？母亲一愣，皱
下眉头说，没有吧，她还没老糊涂到丢了东西
不知道的地步。

也是，母亲为人勤谨，不喜贪占，但脑子里
“看住自己门”那根弦，从来都绷得很紧。

三年前，听说我新买的电动车大年初二在
自家门洞里丢了，她便一再嘱咐我：“年年防
旱，夜夜防贼，记住咯！”以至于现在通电话，末
了还不忘叮嘱一句：“电动车搬屋里没？”

母亲去年住院，医生随口说了句“中一
次风，脑细胞就会死亡一部分”。母亲听见
了，说她以后不吃盐了，省得血压高，省得
中风，省得脑细胞死完了变成憨子看不住
门，一点儿用也没有。

我打趣她，就冲门口晒双袜子，您老睡到
半夜想起来也要收回屋里的情形，您想变成憨
子也是有难度的呀。

我正和母亲犯嘀咕，哥哥一句话揭开了谜
底——大门上的竹帘被他摘了，为方便他的小
孙子骑车。

母亲一辈子爱干净，再劳累也不忘洒扫。
不光自家门里，就连门前的半条街，也顺带被
她清理得一干二净——我家清贫、皱巴的生
活，在母亲的打理下，也日日充满生机，逐渐变
得敞亮。

记得小时候，某个入夏的日子，母亲带我
去赶集。其他妇女孩子，要么喜欢往衣裳摊
子、凉鞋摊子上围，要么坐在树荫下吃牛肉水
煎包，吃蒜汁凉粉儿，吃白糖粽子……

花花绿绿的好东西堆满街市，母亲却拉着
我径直奔到卖竹货的摊前。竹篮竹席竹筛竹
帘竹扫把，母亲就待见它们。她瞧瞧这，摸摸
那，眼里青绿一片，仿佛蓄着一汪水。

母亲满载而归，十分神气。布兜里装着针

头线脑儿和几块碎布头，肩头扛着青竹帘，胳
膊弯挎着大竹篮，像个凯旋的将军。我呢，跟
在她身后，舔着嘴角粽子的余香，像个心有不
甘的俘虏。

农家生活，离不开泥土、草木。我们村紧
挨涧河，被草木包裹着，旱厕、水沟加上积存的
雨水，使得夏天的苍蝇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比
老鼠还要令人作呕。老鼠的坏，还有黑夜作为
掩护；而苍蝇的坏，在于光天化日，在于众目睽
睽，在于无所顾忌——老祖宗发明了竹帘，真
是功德无量啊。

在母亲心里，竹帘是守护清洁的屏障；在
我看来，竹帘还是穷家陋室的“面子”，就像荒
地里长出青绿的庄稼，就像赤肚子娃娃穿上了
新肚兜。

冬天到了，母亲会把竹帘刷洗干净，晒干
后重新挂上，她说这样干净，脏东西刮不到屋
里。无论我哥、我侄子放摩托车有多不方便，
都从来没人说要摘掉竹帘。

如今，几十年的生活习惯，被个三岁娃娃
打破了，母亲非但没有生气，还直说帘子撤了
好，家里变得更亮堂了。

说话间，我的小侄孙骑着扭扭车，畅通无阻、
呼呼啦啦从大门外冲到了我俩跟前。他仰起小
脸，龇着小白牙问：“老奶，姑奶，看我能不能？”

我还没顾上答话，母亲满脸的皱纹就已经
笑成了一朵花：“能，俺娃儿真能！”

竹 帘
杨 枥

二爷年轻时很有力气。
二爷的力气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他本身

的块头大，体质好；二是他从十五岁起就在
徐老板家打长工，每天的工作就是锯木板，
一干就是十年，一双手练就得可以力拔千钧。

日本人进攻家乡那一年，二爷已二十五
岁，正是年轻力壮、拳头立马的时候。由于
战乱，徐老板的家道已显败落，锯板厂被迫
关闭。二爷由于没有一升田地，失业了。

失业后的二爷有的是力气，可有力无处
使。一天，与他一块在锯板厂打工的长工祥
发约他去大冶金牛镇当挑夫，问他干不干。
二爷正在家闲得慌，已饿了一天肚子，听到
这消息后连忙说：“干！”二人便到镇上做了
挑夫。

二爷每天拿着扁担立在街头，腰上束着
毛巾，脚上穿着草鞋，一副十足的挑夫行头。

二爷力大，又好说话，给人做事，只要
管饭就中。请二爷做事最划算。所以二爷生
意很好。那时，金牛镇已被日本人侵占，街
面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中国人说话都不
敢大声，空气显得肃杀紧张。

这天，站在街头的二爷被一个蓄了一撮
小胡子的日本兵喊去，对他一阵咿里哇啦乱
喊，二爷不知何事，急得直摇头。

日本兵边喊边比画，二爷终于看出了一

点门道，二爷点点头。日本兵竖起大拇指，
对二爷喊：“你的，大大的良民！”

二爷也学着日本兵的腔调，说：“为皇军
的干活，我的大大的尽力！”日本兵就拍拍二
爷的肩，笑了。站在日本兵面前的二爷像山
一样挺直。

日本兵招呼二爷进了屋。屋很大，很深，
阴阴暗暗的。借着小窗透进来的一丝亮光，二
爷看清了这是一座盐库。战乱时期，食盐是当
时的一级紧俏物资。二爷心头突然一紧，眼前
突然一黑。二爷想，日本人在这里囤放这么多
食盐，说明不久会有大的战事爆发。

日本兵拍拍二爷的肩，做了个挑的姿
势，问二爷：“你的，干活的明白？”二爷点
点头。二爷装了满满一担食盐。日本兵扛着
枪，二爷挑着盐从金牛镇出发了。一路上二
爷马不停蹄地往前赶路，日本兵指挥着二

爷，向通往咸宁高桥的方向进发。
二爷表面看上去五大三粗，其实很有心

计。二爷想，日本人把盐送到高桥地带，说明
有驻扎高桥的迹象，这正是自己的家乡。日本
人给家乡带来的灾难可大了，我怎能这样不顾
家乡人民死活，帮日本人的忙？二爷心急如
焚。二爷边走边琢磨，不停地磨磨蹭蹭。

“你的，什么的干活？八格牙路！”日本
兵对二爷发脾气了。“太君，我的，实在累
了。”二爷浑身是汗。这汗是急出来的汗。

前面有一座桥，那是龙潭桥。正是二爷
家乡的那座小桥。二爷心里一亮，步子不由
加快。“哟西，你的，大大的，对皇军的忠
诚！”日本兵喊。二爷不吭声，只顾埋头向前
走。快到桥边，二爷脚步放慢了。桥是木
桥，全是由不足一尺宽的两块木板拼架而
成。这些木板，全出自二爷的手。

时值六月，天气炎热，龙潭桥下却洪水
滔滔。二爷小心翼翼地踏上了龙潭桥。日本
兵在后面跟着。到了桥中央，二爷放下盐
担，解开腰中的毛巾，浸了河水，擦着脸上
的汗。日本兵也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二爷把
毛巾递过去。“太君，你的凉快凉快！”日本
兵接过毛巾。他不知是见二爷样子老实巴交
放松了警惕还是确实酷热难当，接过毛巾后
的日本兵也浸了河水擦起了汗。日本兵不知
这是二爷用的计策。“太君，你的舒服的干
活！”二爷笑着对日本兵说。“我的凉快，你
的大大的良民。”日本兵也大笑起来。

可是，二爷的笑立刻在脸上凝住，脸色
变得十分严峻。日本兵突然感到了什么，本
能地操起背上的枪。说时迟，那时快。二爷
挥起一记猛拳，打得日本兵眼冒金花，又飞
起一脚，踢飞了日本兵手中的枪。随后，二
爷猛扑上去，二人滚进了滔滔河水。在龙潭
河边长大的二爷是有名的水泥鳅。他抓着日
本兵就像是张顺斗李逵，那日本兵如何敌得
过力大无比又水性了得的二爷？

二爷和日本兵在水中时隐时现，时沉时
浮。不一会儿，日本兵便一命归天！二爷在
河滩挖了一个坑，草草埋葬了日本兵。

后来，二爷挑着这担食盐，拿了这杆枪，投
奔了驻扎在附近的李先念新四军部队……

二爷投军
吴长海

今天是郝婆的七十岁生日。郝婆心里高兴，这
天，都要回来。平常，郝婆感觉离老大、老二、老三很
远，今天感觉离他们很近。郝婆不图他们给自己多少
钱，给自己买啥，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吃一顿饭她
就满足了。

早晨，郝婆六点过就醒了。她听见老四两口子已
经在灶房忙碌了。老四一直是郝婆的一块心病，左腿
有残疾，三十五了还没有娶上媳妇。郝婆四处托人说
媒，去年春天，终于成家了。女人是下方人，长相一
般，但勤快。郝婆觉得女人嫁给老四不亏，老四本分
勤快，三年前贷款八万办了个小养兔场，去年下半年
就把贷款还清了。跟老四过日子，女人不亏。

躺在床上养了一会儿神，郝婆就起床了。老四
说：“妈！咋不多睡一阵？”郝婆说：“睡不着了。”老四
在煮公鸡，老四媳妇在拆菜。老四媳妇洗了手，拿出
新衣服给郝婆换上。郝婆说：“现在穿啥新衣服？穿
上就啥事都做不了。”老四媳妇说：“妈！有我们，您做
啥？您今天啥事也不沾，坐椅子上歇着就是了。”老四
媳妇又给郝婆泡了一杯茶。早晨起床喝一杯茉莉花
茶，郝婆习惯了。

桌子下的大塑料盆里装着三只拔毛开膛的鸡。
昨天郝婆就给老四两口子交代，杀三只鸡，给老大、老
二、老三他们带走，一家一只。老四两口子养了三十
多只鸡，昨晚，他们挑来挑去挑了三只最大最肥的，今
早五点过起床就杀了。

早饭郝婆吃了两个糖水荷包蛋、两个黄糕。老四
两口子胡乱吃了一些，又接着忙。今天要弄好中午一
顿饭不容易，荤菜素菜、炖的凉拌的炒的烧的煸的炸
的，还有桌椅要抹干净、碗筷茶杯要洗干净。哥嫂们
侄子侄女们难得回来一次，不能让人家坐脏兮兮的椅
子，用不干不净的茶杯。他们在城里生活，讲究。

上午十一点过一点，老大、老二、老三他们几家子
都开车回来了。像约好的一样。老四两口子赶紧出
来招呼泡茶，“大哥！喝茶。”“大嫂！喝茶。”“二哥！
喝茶。”“二嫂！喝茶。”……郝婆对老四两口子说：“你
们忙你们的，他们晓得自己泡。”老三两口子说：“老
四！你们别管，我们自己泡。”老四憨笑着说：“哥哥嫂
嫂一路辛苦，该我们做。”说着，一杯热茶就递过去：

“三哥！喝茶。”“三嫂！喝茶。”老四媳妇脸上，也笑得
憨憨的。

老大、老二、老三他们都没有给郝婆封红包，
都买的东西。或穿的戴的、或营养品。他们私底下
建了一个兄弟群，连郝婆都不知道。老四两口子没
在群里。他们在群里商量过，给老母亲过生日是给
钱还是买东西。商量了一阵，都觉得买东西好，老
母亲穿了、吃了。如果给钱，恐怕老母亲转手就给
老四两口子了。“给妈过生日，他们得钱！”老大这
样说。老二老三附和：“就是！买东西好。”于是就
都拎着东西回来了。

午饭很丰盛，一张大桌子上碗叠碗、盘子摞盘
子。招呼大家入座，老四两口子先去洗一把脸才过
来。老四说：“不会做，不晓得合不合哥哥嫂嫂的口
味。”老大说：“要合妈的口味。”老四赶紧说：“就是就
是！看我话都不会说。”老大尝了一块红烧鱼，咂咂嘴
巴说：“有点咸了。”郝婆白老大一眼，也尝尝，说：“咸
淡刚好。”顿一下，又说：“老四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
忙，弄了这一大桌子，还咸了淡了的。”老大媳妇用筷
子挑了一点尝了，瞪男人一眼，说：“不咸。”大家举起
筷子，都说老四两口子做的菜好吃。老四两口子憨
笑。郝婆也乐呵呵笑了。

吃过饭，喝一会儿茶，老二媳妇提议打麻将。老
大媳妇走过去对郝婆说：“妈！我们陪您打麻将，血战
到底，好耍得很。”郝婆说：“等老四媳妇把碗洗了，陪
你们打。”老大媳妇说：“她哪会？”郝婆说：“我也不
会。”老大媳妇说：“不会我们教您，今天包您赢钱。”郝
婆叹口气说：“不想打。你们自己打吧。”说着，就进灶
房了。

老四在养兔场里忙，老四媳妇在灶房洗碗。看见
灶头上堆满了碗筷盘子，郝婆要帮忙，老四媳妇说：

“妈！您别管，歇着。”洗了碗，收拾好灶房，老四媳妇
也去养兔场了。

下午三点刚过，老大、老二、老三他们就要走了。
老四把拔毛开膛的三只鸡分别用塑料袋装好，一家车
上的后备厢里放了一只。汽车刚发动，老四憨笑着挥
手和老大、老二、老三他们告别，老四媳妇突然在后面
喊：“良坤！喊哥哥嫂嫂他们等一下。”郝婆一看，老四
媳妇从屋里快步走出来，手里拎着三只塑料袋，里面
装着啥东西，沉甸甸的。

走拢，郝婆问：“装的啥？”老四媳妇说：“鸡蛋。一
家四十个。”把袋子递给郝婆看看，又说：“攒的。”郝婆
看见每个鸡蛋都包着纸。

看着老四两口子往老大、老二、老三他们的汽车
后备厢里放鸡蛋，郝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都
说妈的手背手心都是肉，但郝婆在老四身上操的心最
多。老四腿有残疾，又没啥文化，小时候，郝婆担心他
受欺负，长大了，又操心他的婚姻大事。现在，看着老
四两口子都有情有义，郝婆满足了。

兄弟四个，老四不是郝婆亲生的。那个冬天，郝
婆在村道旁把奄奄一息的老四捡回来的时候，老四才
五个多月。

生日谣
刘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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